
第一章 不受歡迎的新婦

哈口氣都能瞧見煙霧子的冷白天兒，凍得街巷都尋不見半點人影子。

紛紛揚揚的雪砸在地上，不多會兒就積了一尺來高。

剛下下來的雪尤其的白，在這如墨的夜色裡，將令府院子裡的紅綢映得越發鮮紅

豔麗。

屋子內，上好的金絲炭已經燒過了大半，炭盆裡積了一層厚厚的白灰。

炭盆不遠處，床榻邊上一身大紅喜服的晏白薇這會兒正坐於床榻中間位置，腰板

挺得筆直。

許是坐得實在太久了些，這會兒微微一動就腰酸腿麻，可即便如此那正經的坐姿

仍舊一絲不敢懈怠。

眼見著天色越來越晚，一旁的小丫鬟雲夏往外瞧了瞧，低聲道：「姑娘，不若您

靠著歇會兒吧？若是姑爺來了，奴婢再叫您？」

晏白薇緩了緩，隔著喜帕問道：「前面院子散了嗎？」

雲夏抿了抿嘴，「早就散了。」

晏白薇心裡一沉，若是如此，那人怎麼還沒過來？

不過想想，令沛這樣的人物即便宴席散了也會有私交好的或是那些想攀關係的臨

了還要鬧騰一番，為此耽擱了也不無可能。

若是如此，那人會不會已經快要過來了？

想到這裡，晏白薇不覺又將背又挺了挺，坐得更直了些。

可等了半晌還是未見半個人影。

雲夏瞧著自家姑娘這般，心裡也跟著委屈，正要再勸，門外一道聲音適時響起

來——

「三少夫人，三少爺剛剛喚人來傳話了，說是今日軍中有急事，這會兒去了軍營，

不知何時能回，讓少夫人不必等了。」

晏白薇心裡一怔，半晌之後才摘下紅彤彤的蓋頭，對著雲夏道：「去準備湯水吧。」

雲夏眼裡落滿不忍，低頭去叫門口的僕從備水，然後幫晏白薇脫去了那繁複的喜

服，拆掉了沉重的簪髮。

晏白薇簡單地沖洗了一下之後，這才回到內室。

她望了望了天色，夜已經深了，這般的雪天，軍營會有什麼要緊的事呢？

看了一眼屋子裡紅彤彤的喜被喜枕喜幔，終究還是自己一個人躺了上去。

今日是她和威國公府三少爺令沛大喜的日子，沒想到卻守了空房，也不知究竟是

不喜自己還是真有事，抑或是說……

說起令沛也是這京城內炙手可熱的人物。

威國公令慶原配早亡，留下一兒一女，續弦了令沛的母親之後這才有了令沛和令

鴛，是以雖然令沛家中排行第三，但從某種意義上他才是現今正兒八經的嫡子。

而且，這男人這兩年更是立下了赫赫戰功，就連當今皇上都對其另眼相待、偏愛

有加。

這樣的婚事怎麼看都是一樁天大的好事，無論如何也落不到她一介不得寵的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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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可沒想到聽說這令三少爺在戰場上廝殺之時那裡受了傷，不能人道，嫁過去就是

守活寡，誰願意嫁？多少名門閨秀望而止步。 
可皇上一道聖旨下來，點名讓晏家嫡女嫁過去。 
所謂皇命不可抗，晏家正經的嫡女唯有晏白霜一人，得了這消息當即就鬧騰起來，

不吃不喝，說是寧可死也不願嫁去令家。 
晏夫人江蓉心疼女兒，這才想出了將庶女出身的晏白薇記在自己名下，以嫡女身

分代替晏白霜嫁過去的法子。 
晏老夫人本就不喜喬映紅，連帶著不喜她的女兒晏白薇，雖是也可惜令家的門第，

但往遠了想終究不妥，聽說了這法子當即就拍板定了下來。 
聖上只說了是嫡女，可沒說必須要血親的嫡女。 
如此一來與令家也結上了親，往後晏白霜還能攀上更有未來的夫君，光耀門楣，

這對晏家而言百利而無一害。 
可憐晏家二姑娘是人在屋中坐，禍從天上來。 
晏白薇反抗不得，也逃不得，自己姨娘這些年身子已是不濟，何況還有一個幼妹。 
得知消息那天，她什麼都沒說，平靜地點頭答應了下來。 
事已至此，她沒有旁的心思，無非是活寡而已，她只希望做好令家三少夫人，如

此，晏家人好歹看在威國公府的面上，眼下的日子裡應該會對自己姨娘和幼妹好

些吧。 
她歎了口氣，輕輕閉上眼睛。 
 
 
翌日，卯時過半晏白薇便起了床，一邊讓雲夏幫自己梳妝，一邊仔細著今日該說

什麼話，見什麼禮。 
待一切收拾妥當之後，這才讓雲夏去前院兒問問令沛可要回來了。 
今日是成親後的第一日，按禮她是要和令沛一起去給晏老夫人以及婆母、公爹請

安奉茶的。 
雲夏很快地去了又很快地回了來，見著晏白薇眉眼低了低，然後才小聲道：「姑

娘，姑爺並未回來，聽說今日怕是也不一定能回來。」 
晏白薇眼神暗了暗，片刻後才淡淡道：「沒關係，許是公事繁忙，我們先過去吧。」 
原本是要先去玉綏院給婆母和公爹請安，再去令老夫人的玉晴院的，可走到一半

就見著有人來尋晏白薇，說是威國公有事一早也出了門，夫人這會兒去了玉晴院，

讓她直接過去。 
晏白薇眸色微動，隨即點頭應好，「知道了，謝謝。」 
昨日新婚令沛不在，今日第一日請安威國公不在，也不知府裡的人會如何看她。 
她淺淺地抿了抿唇，整了整心緒這才抬步往玉晴院去。 
令老夫人喜靜，因此玉晴院是在靠東北角上，比玉綏院要更遠。 
晏白薇匆匆而來，一進門就見屋子裡已經坐滿了人，大部分都不認得，不過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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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打扮及座次想來應該是二房、三房的人。 
因著令老夫人的意思，令家三房的人仍舊合府而住。 
晏白薇巡視了一眼，就見正中間主位的紅木椅上一位老婦人，一身鴉灰色長襖整

潔光溜得一點兒褶子都沒，髮髻更是梳得一絲不苟，正襟危坐，顯得威嚴又氣派。 
她雖未見過令老夫人，但看這架勢也能猜出來幾分。 
而位於令老夫人右下方的第一張椅子上坐著一位著深花灰複式鎖邊針直袖長衫

和寶藍蹙金真絲緞雨華錦的婦人端坐著，正是令沛的母親，鍾藍，先前議親的時

候她去過晏府兩回，因此晏白薇認得。 
鍾藍朝她揮揮手，「薇薇來了啊，快來快來，一路過來冷著了吧？」 
晏白薇搖搖頭，走到屋子中間，跪拜道：「孫媳給祖母請安，給母親請安，給各

位嬸嬸請安。」 
令老夫人略略地看了她一眼，半晌之後才不鹹不淡地道：「起來吧。」 
這時僕婦端茶進來，晏白薇先敬令老夫人，「祖母，請喝茶。」 
只是那杯茶她端了許久也沒見老夫人接。 
眼見著這場面尷尬下來，一旁的鍾藍笑將起來，對著令老夫人道：「母親，今日

也算沛兒媳婦第一回給您奉茶，沛兒忙於公務未能過來，這杯孫媳茶是晚輩們對

您的孝敬，只盼著啊和和順順，家中和睦。」 
話裡話外都是令沛，鍾藍意思再明顯不過了，好歹是沛兒的媳婦，就算不喜這個

孫媳也不能駁了令沛的臉面。 
令老夫人輕瞟了一眼，這才讓一旁的魏嬤嬤接了過來，隨即又讓她遞了一個成色

一般的錦盒過去。 
晏白薇接過來，「孫媳謝過祖母。」 
如此，老夫人的心思已是十分明瞭了，她並不喜這個孫媳婦。 
晏白薇面上看不出什麼心緒，接過第二杯茶往鍾藍那邊遞去，「母親，請喝茶。」 
鍾藍笑意盈盈地接過來，「薇薇啊，往後沛兒就多辛苦妳照顧了。」說罷便讓身

邊的語冬遞了一只通體青翠的鐲子過來，「這只鐲子是當年沛兒外祖母陪嫁給我

的，如今就給妳了，只盼著妳和沛兒夫妻如意，萬事喜樂。」 
晏白薇感激地接過來，「謝過母親。」 
這時，一旁二房的屈氏端過桌上的茶，沉吟著道：「這就是沛兒媳婦啊，今日新

婚第一日，這穿著打扮是不是太過素淡了些？」 
言下之意便是果然是庶女出身，登不了檯面。 
晏白薇今日穿的是一件藕粉色長襟外衫，外頭披了一件淡粉色對襟短襖，底下是

一件同色繫的羅裙，是出嫁之前喬映紅親手替她縫製的，算不得多麼名貴的料子，

花樣也算不得多時興，但勝在針腳細密，做工細緻。 
可於令家這樣的人家看來，這做工最是廉價，京城裡出名的繡娘，只要細心，哪

個做不出來？ 
鍾藍聽著臉上露出一絲不悅，對著晏白薇招手，「薇薇這衣裳我瞧著倒是與妳相

稱，來，快坐吧，以後就都是一家人了，也不必拘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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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白薇抿了抿嘴，乖巧地走過去，並未落坐，從雲夏手裡接過錦盒過來，打開盒

子從裡面拿出一只繡囊往堂上遞過去，「媳婦不才，也沒什麼好拿得出手的，這

個是我特意準備的香囊，裡面放了一些藥材，有凝神靜氣之效，希望母親不要嫌

棄。」說罷又拿出一個來往堂上遞過去，「祖母，這個是孫媳特意給您的。」 
她朝雲夏使了個眼神，將盒子裡其他香囊一一往其他人的位置上遞了過去。 
令老夫人輕輕看了一眼那香囊，並沒搭話。 
這時旁邊傳來一陣哂笑聲，「晏二姑娘倒是心誠，不過呀咱們曾外祖母出身醫學

世家，祖母小時候養在曾外祖母膝下，懂得許多藥理，妳這繡囊怕是沒有多少用

處。」 
說話的是令家二姑娘令宜，今日特意從夫家過來的。 
按理她本該喚她一句三弟妹，可如今一句晏二姑娘倒讓場面生分了起來，顯然是

看不上她這個令家三媳婦。 
晏白薇沖著令宜笑笑，沒說什麼。 
她在閨中時江蓉幾乎不會帶她出門，她哪裡知道令家老夫人的母親出身醫學世家，

手還是不自覺地局促地疊到了一處。 
鍾藍見晏白薇小心的模樣，拿起那香囊道：「我瞧著這繡工倒是精緻，瞧瞧這芙

蓉花可是叫一個逼真，怕是宮裡都沒這般出眾的，莫非是出自薇薇之手？」 
晏白薇臉一紅，輕輕點了點頭。 
「這般用心，屬實也是難得了。所謂有備無患，母親雖說是醫家出身，但好在是

沛兒媳婦的心意，不妨戴戴看？」鍾藍道。 
令老夫人咳了一聲，「罷了，魏嬤嬤妳且先收著吧。」 
眾人見狀也都才紛紛接了過來，晏白薇這才鬆了口氣。 
其實她一早就想好了，她出身不高，而令老夫人和令家的人什麼好東西沒見著過，

只怕就算是將自己最值錢的東西拿過來，放在她們的眼裡也未必瞧得上眼，倒不

如親手做的，也算是體現自己的重視和誠心了。 
只不過這人吧如果不喜歡你，不論你做什麼她也不會喜歡你。 
晏白薇深吸了口氣，然後又將食盒裡的蓮子百合如意羹放上來，「今早晨起，瞧

著天氣越發冷了些，便特意熬了這百合如意羹，請大家嘗嘗，順便也去去寒意。」 
雲夏將如意羹一一分出來給每個人端過去，可放到桌子上後誰都沒動。 
眼見著場子又要再冷下來，這時最末席處忽然傳出來一道脆嫩的聲音來，「哎呀，

這如意羹也太好吃了吧，溫軟甜糯，真比悅來香的還好喝些，三嫂嫂的手藝也太

好了嘛，阿畫，妳嘗嘗看，是不是比悅來香的好吃。」 
說話的正是令家四姑娘令鴛，稚嫩的臉龐白皙如瓷，兩顆葡萄似的眼睛瞇成了一

條彎兒。 
被喚作阿畫的是三房的二姑娘令畫，聞言趕緊舀了一勺，「哎呀，真真好吃呢！」 
晏白薇臉微微一紅，「兩位姑娘喜歡就好。」 
屋子的各位見著令鴛這一頓誇，還說比悅來香的還好吃，多少有些好奇，真那麼

好？ 

Cr
esc
en
t



三房岳氏率先嘗了一口，「嗯，確實很好吃呢。」 
令宜聽見這話，輕輕舀了一勺，入口清甜軟糯，濃郁滑膩，確實不錯。 
她將眉頭輕輕一挑，推至了一邊。 
鍾藍指了指一旁的椅子，「好了，薇薇，趕緊坐下吧，昨兒個累了一天今日一大

早又給我們熬這如意羹想必一定累著了吧？」 
未等晏白薇說話，令宜再次道：「母親這話可就說錯了，我倒是聽說元直昨日一

夜未歸，能有什麼累著的？」 
此話一出，二房、三房的人也都神色各異，或是看戲，或是窘迫，或是同情，又

或是早有預料，不一而足。 
堂上令老夫人的臉色更是變了又變。 
外頭那些關於令沛的傳言她不是沒聽說過，可具體情況她也是不清不楚，畢竟隱

私她也不好過問，可就算是真受了傷又如何？她始終相信只要好生將養，她令家

男兒總是沒問題的。 
鍾藍沒看令宜，只望著令老夫人道：「母親，此事要說啊也是遇了巧了，昨日軍

中出了急事，沛兒這才親自去了一趟。這不，為了這事今兒個國公爺都跟著過去

了。」 
一句話替著解了圍。 
晏白薇心裡也跟著微微鬆了口氣，原來真是有事？ 
令老夫人咳了一聲，「行了，說了這會兒子話，我也乏了，今日就這樣吧。」說

罷就站起身來要往後院去。 
鍾藍搭手過去，「兒媳送您。」 
屋內二房、三房的人見著老夫人都走了，也都各自散了去。 
晏白薇朝著兩人行禮，「送祖母、母親，送兩位嬸嬸。」 
待兩人掩沒在房門之後她才轉過身來，一回頭就瞧見令宜正看著自己，眼裡滿是

嘲諷之意。 
她不想挑事兒，朝其點點頭準備往外去。 
沒想到令宜卻搶先一步走到了她前面，「哎，若是當初青舒妹妹沒有去北寧，妳

說今日站在這裡的還是不是妳呢？」 
青舒妹妹是誰，晏白薇不知道，不過聽令宜那意思，想來和令沛關係不一般。 
她沒接令宜這話，側過身子繼續往前去了。 
等走遠了些，雲夏才氣呼呼地道：「姑娘，這二姑娘也太過分了吧，還青舒妹妹

呢，您都已經是三少夫人了，她怎麼能這般在您面前提別人？」 
晏白薇看了她一眼，「和咱們無關的事情，少問，少管，少議論就是了。」 
「可是姑娘——」 
「好了。」晏白薇輕聲打斷了她的話，「謹言慎行妳可忘了？」 
雲夏雖然心裡還是生氣，可見她神色嚴肅，只得點頭，沒再往下說。 
從玉晴院回來後，晏白薇便直接叫雲夏將嫁妝單子拿了過來。 
她按著單子將嫁妝都重新清點了一番，然後又謄寫在一個本子上，「這些嫁妝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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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去庫房裡，不要動一分一毫。」 
雲夏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神色，「姑娘，這是為何啊？這些不都是給您的嗎？」 
嫁妝是江蓉替她準備的，沒錯，但她心裡卻是不安的。 
無論如何她確實是替嫁過來的，當初令家沒說什麼不過是因為他們若挑錯就是指

摘皇上這旨意不嚴謹，自然不能拿話柄推了這婚事，可這也並不代表他們就欣然

接受了。 
今日令老夫人的態度就說明了一切。 
她如今在令府是什麼情況尚不可知，若是哪天她沒法在令家待下去時，出了這令

府的門，江蓉向她討要當初的嫁妝，她該如何？ 
這樣的事情江蓉可是能做得出來的。 
雲夏看不懂自家姑娘為何如此，卻也只能按著吩咐一一分門別類，然後放入庫房。 
第二章 三少爺大忙人 
這一忙活便已經近午時了，晏白薇略作歇息之後這才收拾起喬映紅讓她帶過來的

兩個木箱子。 
這份才算是她真正的嫁妝，雖然不多，但卻是喬映紅能給的最多了。 
晏白薇一樣樣拿出來，都是喬映紅替她做的衣服、鞋子以及一些不多的妝匣，最

後的才是幾張銀票。 
當初喬映紅也是清流人家的姑娘，只是父親時運不濟，好不容易中了科舉可一遭

意外便撒手人寰，留下她和喬母孤苦無依，彼時孤身在京城無所依靠的喬映紅為

給母親治病便嫁入了晏家做妾。 
剛開始那幾年喬映紅因姿貌過人也得過寵，可新鮮勁一過，這濃情密意也就淡了，

近幾年喬映紅生著病，容貌更顯衰老，也就被丟棄在一旁不再理睬了。 
晏白薇將那銀票放進一個小錦盒內，上了一把小鎖，然後小心地收了起來。 
忙完這些她才又將自己的一些隨身衣物放進櫃子裡。 
打開櫃子來，裡頭整齊地擺放著的都是令沛的衣衫，她挪出一個小角，然後將自

己為數不多的衣物放了進去，又將自己常用的幾件首飾放進了妝檯的盒子裡，最

後將一個木房子放在了書架上，那是出嫁前幼妹晏白清送她的。 
剛歇下來，一個僕從就從前院兒匆匆而來，「姑娘，姑爺回來了。」 
晏白薇心裡一咯噔，不是說今日都不一定能回來嗎？ 
在她的理解裡，所謂不一定也就是不回來了。 
她這會兒因收拾東西剛出了一身汗，有些髮絲都貼在臉上了，衣裳也有幾處髒了，

多少有些不體面。 
可如今也沒有時間給她去換衣服和梳洗，只得簡單地收拾了下，站起身來往前院

趕去。 
等到了前院門廊處，就見一個著芥灰色長衫的男子從遊廊那頭往這邊來，看那氣

韻估摸著是令沛沒錯了，只是和自己想的有些不一樣。 
原以為像令沛這樣征戰沙場之人該是殺伐果斷，多少有些煞氣在身上的，可眼前

之人眉目清正，軒軒若朝霞舉，濯濯如春柳，若沒人說他是將軍，怕是只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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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陌上少年郎。 
晏白薇微微愣了一瞬，隨即朝著來的方向走過去，福禮道：「三、三少爺。」 
她不知該如何喚他，叫夫君吧實在沒那麼親密，叫名字吧她還是拎得清自己幾斤

幾兩，自己哪有那資格？ 
短暫的思索後還是隨了僕從們的叫法，喚他一聲「三少爺」。 
令沛看了她一眼，一時沒反應過來。 
一旁的管事陳書元見禮道：「哎喲，這不是少夫人嗎，給少夫人問安。」 
令沛聽見這話才驚覺，這是他昨日剛娶進門的妻子。 
昨夜令沛人還未出酒席殷燁就來說軍中出了事情，好多兵士突然高熱嘔吐，找了

大夫來看，說是不排除疫病的可能。 
軍中若生疫病那是大事，他片刻不敢耽擱就來尋令沛了。 
令沛得了這話當下就趕了過去，又連夜將此事稟奏上了朝廷，太醫昨夜就去了，

幸而診斷之後並非疫病，倒說像是中毒。 
至於何毒，太醫們一時半會兒也不能判定，只能先斟酌著開些藥，穩住毒性，而

後再尋解毒之法。 
軍營中怎會無端中毒，令沛覺得事有蹊蹺，瞭解了情況之後連夜便著人去調查此

事，忙起來哪裡還記得晏白薇？他這會兒回來是取東西的。 
令沛頓了頓，「嗯」了一聲。 
抬眼看過去，只見晏白薇髮絲微亂，有幾縷黏作一團貼在了額角處，衣裳也不算

出彩，甚至還有汙處，確實不似大家閨秀。 
兩人這般站著，倒沒了話說。 
晏白薇見著兩人就這般在門外著實有些尷尬，於是開口道：「你——」 
話音剛出，就聽到令沛也同自己一樣說了個「妳」字。 
兩人同時頓住，於是，場面再次安靜了下來。 
片刻之後，晏白薇再次開口，「三少爺可用過午膳了？外頭冷，不若去屋子裡？」 
「已經吃過了。」 
吃過了？好像也沒說要進屋的話，那接下來該說什麼？ 
令沛想起昨日的事情，於是道：「昨日並不是有意留妳一個人的，實在是有急事，

不得不去軍營一趟。」 
晏白薇抿了抿唇，「我都明白的，公務要緊。」 
令沛頓了頓，道：「我還有事，先回書房了。」 
他說罷，也未等晏白薇答應，轉身便去了書房。 
雲夏立在一旁瞧著，實在替自家姑娘委屈，這位姑爺對自家姑娘也太冷淡些了吧！ 
獨守空房本就夠寒心了，今天早上還讓姑娘一個人去敬茶，白白糟了人奚落，如

今這麼一句話就過去了？她嘟著嘴道：「姑娘，姑爺也太——」 
話未說完就被晏白薇給生生打斷了，「不得背後說人不是。」 
雲夏剩下的半截話被堵在喉嚨，著實難受。「姑娘，奴婢是替您委屈。」 
晏白薇搖搖頭，「咱們理虧在先，今後還得在人鼻息下討生活，實在沒必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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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受些委屈罷了，又不少塊肉。」 
雲夏歎了口氣，「姑娘，奴婢知錯了，往後不會說這些話了。」 
晏白薇這才笑起來，「好了，進屋吧。」 
只是進屋前還是特意又去煮了一壺茶，又配了一碟糕點讓人往書房送過去。 
令沛對自己是什麼態度是他的事情，但該做的事情她絕對不會落人口實。 
她一時沒什麼事兒，隨便用了些午膳便在院子裡找了張凳子看起書來。 
她喜歡看些擺弄機巧的典籍。 
不知不覺天色慢慢暗下來，晏白薇將書放到一邊然後往廚房去了，該是要用晚膳

的時候了。 
如今這位三少爺看著對自己也是冷淡得很，她別的本事沒有，做吃的還算不錯，

想著親自做些吃食，如此也能緩和緩和吧。 
國公府有公用的大食堂，但每個院子也都有自己的小廚房。 
晏白薇進了小廚房，見著食材應有盡有，便選了一些新鮮的牛肉，又拿了山楂、

蘿蔔、冬筍等一起，打算做個五福牛肉煲。 
她忙忙碌碌了半晌，從廚房出來，正準備去請令沛過來吃飯時，卻聽見僕從道—— 
「三少爺早已經出門了。」 
晏白薇望著還冒著熱氣的五福牛肉煲，心裡冷了一分。 
出門了嗎？終究是不喜的吧。 
令沛這一去直到晚上夜深人靜也沒見著回來，晏白薇望了一眼空蕩的屋子，歎了

口氣，「吹燈歇息吧。」 
望著頭頂青白色的床幔，思緒漸漸攏來。 
想起之前在晏家的日子，和姨娘、小妹守在那處偏院，缺衣少食的，任誰都能踩

一腳。 
後來她大了些，懂得了察言觀色，也明白世家裡最緊要的是什麼，加上會些機巧

的東西，這才少了許多欺負。 
如今，自己不在也不知道她們過得好不好。 
她輕吐了口氣，若是再做得更好些，興許令沛會動容的吧？ 
這般想著不覺就睡了過去。 
 
 
翌日。 
再醒來時雲夏端著水進來道：「姑娘，聽說昨天夜裡後半夜姑爺回來了，不過留

宿在了書房。」 
晏白薇聞言，加快了手上的動作，「既如此，讓廚房再加一份銀耳羹，一份胡餅、

一碟醬瓜、一碟乳酪。」 
令沛既然回了院子，想來等會兒是要用早膳的。 
她並不知道令沛的喜好，只能估摸著加了些。 
只是還沒來得及去請人過來，令沛就又出了門，半個字都沒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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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白薇看著一桌子的早膳，站了半晌，才招呼雲夏一起吃，做都做了也不能浪費

不是？ 
匆匆用過早膳，晏白薇就往玉晴院去給令老夫人請安。 
昨夜又下了一場雪，到今天早上方才停歇，出了門來，從長廊那頭刮過來一陣涼

風，刺骨地冷。 
晏白薇攏了攏領子，搓著手深一腳淺一腳地往玉晴院去。 
只是她在院子站了半個多時辰的時間，只得了魏嬤嬤一句—— 
「三少夫人可以回去了。」 
問起來只說是令老夫人身子不爽利，不見人。 
晏白薇濃長的睫毛垂了下來，點點頭，「勞煩魏嬤嬤替我向祖母問安，孫媳明日

再過來給祖母請安。」說罷才又往玉綏院去。 
因在玉晴院待了半個多時辰，她這會兒手腳都有些發僵，臉也微微泛紅。 
雲夏瞧著心疼，「姑娘，老夫人分明就是故意給您難堪。」 
晏白薇腳下一頓，「說多少回了，不要背後議論人，若是被有心人聽去了，妳覺

得我們在這偌大的令府能依仗誰？」 
令老夫人的態度她是看在眼裡的，令沛兩日內也就見過一面，是何態度明眼人都

瞧得出來，她如今在這令府孤身一人，只能謹言慎行。 
雲夏鼻子一酸，「姑娘，奴婢……奴婢是心疼。」 
晏白薇輕輕籠了籠眉，「如今雖說祖母和三少爺態度是冷漠了些，但府裡吃穿上

沒虧待，這不是已經比在晏府的時候好多了嗎？」 
晏白薇打小就懂知足二字，吃飽穿暖，她和姨娘小妹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她就已經

覺得很好了。 
別的她不奢求，也奢求不得。 
說話間就到了玉綏院，主僕二人噤了聲，然後往院子裡去，剛踏進去就見著院子

裡蹲了一個人。 
許是聽見腳步聲，那蹲在雪地上的人兒猛地一轉頭，見著是她連忙跑過來，甜甜

地喚她，「三嫂嫂。」 
令鴛因尚未及笄，仍舊和鍾藍同住一個院子。 
今早晨起，見著院子裡落了厚雪，她一時興起，跑來了院子裡畫雪人玩兒。 
晏白薇頓住了腳步，看清是令鴛才問起來，「四姑娘，這麼冷的天兒，妳怎麼在

這裡？」 
令鴛笑起來，兩個梨渦尤其深邃，像是醉滿了蜜酒。 
「我在畫雪人呢。」她踮腳往後看了看，「三哥哥呢？」 
晏白薇笑著搖了搖頭，「三少爺有事。」 
令鴛眨了眨眼睛，「還以為三哥哥有了三嫂嫂會閒一些呢，沒想到還是這般。對

了，三嫂嫂是來給母親請安的嗎？」 
說著就來拉她，剛觸到手就覺得尤其地涼，「呀，三嫂嫂的手怎這般冷？」 
再一看，晏白薇既沒手籠也沒手爐，眉頭一皺轉頭對著一旁的阿藥道：「去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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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爐拿過來。」 
一旁一個著粉衣圓臉的姑娘連忙拿了手爐過來，令鴛一把塞進晏白薇手裡，「這

手爐剛放了炭進去，可是暖和了，三嫂嫂妳抱著暖暖手。」 
晏白薇望著手裡溫熱的手爐，頓在原地，反應過來才連忙道謝，「謝謝。」 
「咱們一家人，三嫂嫂和我客氣什麼。」 
一家人嗎？想起接連的冷漠，晏白薇眼眶微澀。 
一個手爐於令鴛而言或許並沒什麼，可在晏白薇看來，她與這位四姑娘總共才見

了兩面，對自己卻是比晏府那些和自己處了十多年的人好上許多，這份情誼實屬

可貴。 
兩人攜手往屋裡去。 
進屋見著鍾藍正和身邊的劉嬤嬤閒話，她幾步過去走到其跟前福禮道：「給母親

請安。」她隨即衝雲夏招了招手，遞上來一個瓷盅，「今日天氣冷，兒媳做了一

味冷炙雪梨，最是清潤，給母親潤口。」 
令鴛大眼睛骨碌碌地往這邊看，晏白薇笑笑又將另一個瓷盅遞給她，「這個是給

四姑娘的，多加了蜜糖。」 
令鴛兩眼一瞇，「就知道三嫂嫂人美心善，不過昨日那道如意羹當真是好吃，回

來後母親也還誇呢。」 
鍾藍跟著點頭，「薇薇的手藝確實不錯，不過妳剛嫁到令府也不必這麼操勞，以

後妳每月逢九過來請安就是了。我是武將家出身，也沒那麼多禮數規矩。」 
晏白薇知道這是體諒她，輕聲應下來，「是。」 
說罷鍾藍讓一旁的劉嬤嬤將一頁禮單交給她，「對了，後日便是妳回門的日子，

我按著理了個禮單，妳看下可還有什麼要添加的？」 
晏白薇沒有接，屈膝行禮道：「回門禮，母親做主就是了。」 
「這晏家我哪有妳熟悉，如今妳既已是令家婦，自然不能讓妳受委屈，快看看可

還有要添置的？」 
鍾藍說話溫溫柔柔的，少了那份貴人架子，多了一分親近，倒讓晏白薇有些受寵

若驚。 
她不好推卻只得匆匆看了一遍，只是這從上到下連著自己的小妹都周全到了，哪

裡還需要添置？帶著一絲感激道：「如此已經很好了，多謝母親周全。」 
鍾藍笑起來將單子遞給劉嬤嬤，「既如此，劉嬤嬤便按著這單子去辦吧。」吩咐

完這才拉起晏白薇的手道：「這沛兒啊和他父親一個樣，成日地忙，卻也不知道

忙些什麼，別說妳了，就是我也難得見他們父子一面。妳放寬心，別的事情莫多

想，甭管如何，如今妳已嫁過來了，自然是我令家名正言順的媳婦。」 
原先鍾藍去晏府的時候晏白薇便聽人說她是個明事理的，絲毫沒有架子。 
那時她原以為不過是人前的世故，但現在看著她並非人情世故，而是確實不似那

些世家夫人。 
她趕緊道：「兒媳不會的，多謝母親寬慰。」 
鍾藍笑了笑，「就知道薇薇是個通情達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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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又說了會子話晏白薇這才從玉綏院出來，臨出院子，回望了一眼，好歹令家

也並非虎狼之穴。 
等回了玉京院，她便問起令沛的行蹤來，「三少爺可回來了？」 
僕從搖頭。 
「那可說什麼時候會回來嗎？」 
僕從依舊搖頭，「三少爺走時未曾交代。」 
晏白薇眸色淡了下來，剛剛鍾藍提起來回門之事，倒是提醒了她令沛這神龍見首

不見尾的可不一定會記得回門的事情。 
若是不記得，是不是可以提一提？ 
她憂心忡忡地從遊廊這頭往前去，迎頭正好遇上陳書元從那頭過來。 
「給三少夫人請安。」 
晏白薇欠了欠身，客氣地道：「元伯。」 
昨日時候她便覺得此人與其他僕從不同，明顯和令沛親近幾分，所以特意問過院

子裡的人，這才知道元伯原是同威國公打小一起長大的，後來有了令沛才到他身

邊當管事，因此府裡的人都對他十分敬重。 
陳書元笑起來，「今日爺一早便因著軍中的事情出了門，剛剛聽見少夫人問起來，

可是有什麼事情？」 
「不過小事罷了。」她頓了頓才又道：「對了，我初來乍到，不懂府裡規矩，不

知道三少爺可有什麼忌諱？比如吃食方面，習慣方面？我記著些以免衝撞了三少

爺。」 
她這話說得客氣，陳書元見她小心翼翼的樣子，覺得這姑娘實在太過小心了些。 
不過想著她這身分，也著實是難為著了。 
他想了想道：「咱們爺其實很好相處的，倒也沒什麼忌諱，少夫人不必事事緊心，

等您相處久了就明白了。若是非要說的話，就是咱們爺胃弱，早些年在北寧時飲

食多有不規律，這才落下了這病根。」 
北寧？腦子裡閃過令宜那句話，是同一個北寧嗎？ 
晏白薇回轉心思記了下來，「嗯，我知道了，謝元伯相告。」 
等回了屋子，用過午膳之後，想了想，特意將自己那本手劄拿了出來。 
既是胃弱，那這以後飲食起居上還是要多上心些。 
這本劄記是這些年她陸陸續續記下來的，裡面記載著不同食物不同菜色的功效。 
這些年自打喬映紅病了之後，她機緣之下結識了石經寺的清隱道長，拜其為師，

這些年有空便會教她些食補之法，幾年下來不覺間就記了不少。 
她翻看著，將一些養胃的食物食譜特意謄抄了下來。 
第三章 回門挨家法 
不覺間已是月上柳梢，只是院子裡毫無聲響，令沛還未回來。 
她略用了些膳食然後往廚房去燉了山藥雞絲粥，山藥養胃，雞絲滋補，是適合令

沛吃用的。 
外頭夜色如墨，停了一日的雪這時又下了起來，雖是不大但連綿不斷，不多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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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又積了腳踝那麼厚。 
雲夏進來一面剪著燈芯，一邊道：「姑娘，不若先歇息吧，奴婢瞧著姑爺怕是不

會回來了。」 
若是明日也不回來，那回門豈不是也沒著落了？ 
不是別的，只是若自己一人回，晏家笑話自己事小，但依著祖母的脾氣只怕會因

此連累到姨娘—— 
她沉了沉眸子，「再等會兒吧。」 
雲夏歎了口氣，「那奴婢再去添些炭來。」 
更鼓響過兩次，冷風從未掩實的窗縫透進來，吹起燈下之人的髮絲。 
晏白薇打了一個寒噤，抬起迷濛的眼，看了看桌上的漏刻，已是子時過了，外頭

仍舊悄無聲息。 
大概是不會回了吧？ 
 
第二天，晏白薇仍舊是不到辰時便起了身，收拾妥當之後又讓雲夏去問了回令沛

的行蹤，可回話說「不知道何時回府」。 
她心裡不免有些著急起來，一臉心事地往玉晴院去，又是白白站了半個多時辰。 
回來後一整天晏白薇都心不在焉的模樣，等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前院依舊沒有任

何動靜。 
她隨手翻著手裡的《鐵論紀要》，時不時往外看兩眼。「雲夏，讓妳煨著的淮山紅

棗甜粥還熱著嗎？」 
「奴婢剛剛去看了，煨得好好的，熱乎著呢。」 
晏白薇點點頭，盯著書頁看著，就是不見翻頁。 
又是半個多時辰後，外頭忽然響起一陣人聲。 
晏白薇神思回籠，立即站起身來往外去，正就見著一個僕從往裡來，「三少夫人，

三少爺回來了。」 
晏白薇抬腳往前院去，果然就見著令沛正從遊廊處往內院來。 
她迎著上前福禮道：「給三少爺請安。」 
令沛一頓，看了她一眼。 
剛剛在屋裡的時候有炭火燒著，因此晏白薇並沒穿外頭的長褙子，這會兒她出來

得急也沒顧得套上，如今身上是水藍色的長衫和襖裙，月光凜凜，雪色之下格外

通透，將她身段襯托得玲瓏有致。 
令沛漫不經心地收回目光，「這般晚，怎的還未歇息？」 
「我睡不著，便就等著三少爺了。」晏白薇小聲道。 
令沛再次掀起眼簾看她，見她穿著單薄似是領會了她的意思般，「今日我還有些

事情要處理，妳先回去歇息吧。」 
雖是已婚，但他與她還不熟悉，他一人多年，忽然多個人同床就寢總歸是還不習

慣。 
晏白薇沒接話，而是道：「小廚房熬了淮山紅棗甜粥，三少爺剛從外頭來想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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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著了吧，不如先去屋裡歇會兒，喝些熱粥去去寒氣。」 
說罷她就轉身往小廚房盛粥去了。 
令沛原想說不用了，可話未出口人就已經走遠了，他想了想還是抬腳往裡去。 
屋子裡彌漫著一股清清淡淡的味道，和之前的氣味有些不同。 
環視一周，雖說屬於晏白薇的物品並不多，可總是不經意間就入了令沛的眼，視

線最後落在櫃子上的那個木雕房子上，算不上什麼名貴木質，甚至做工也顯得有

些笨拙。 
晏白薇將甜粥端來時見著他目光停留在那個木雕房子上，連忙道：「這是小妹送

我的禮物，讓三少爺見笑了，我這就收起來。」 
「放著吧。」令沛往几案前，坐下翻起她剛剛看的《鐵論紀要》。「這是妳的書？」 
她輕輕點了下頭，「閒來無聊打發時間而已。」說罷將粥推至他面前，「這甜粥熬

了一兩個時辰了，已經軟爛得很，我特意舀了上面較清的，不會積食的，三少爺

嘗嘗看。」 
令沛看著那碗泛著藕荷色的濃粥，一股甜香撲鼻而來，他輕輕拉了過來，舀了一

口來嘗，確實甘甜宜人，入肺腑之後溫熱迅速盈滿，感覺冷氣兒去了大半。 
他朝著她點了點頭，「妳這粥做得不錯。」 
晏白薇淡然一笑，「也就只能做些小事了。」 
她睨眼看了看他，隨即又收回了目光。 
令沛察覺到後放下手裡的甜粥，看向她，「妳是還有事情？」 
晏白薇攪動著手指，沉吟了會兒才輕輕點了點頭。 
「但說無妨。」 
「我、我想問問三少爺，明日是回門的日子，你可有空？」 
令沛忽地一愣，回門？ 
他還真沒想起這事來。 
這兩日軍中將士中毒一事鬧得他焦頭爛額，竟忘記了這樁。 
都成婚三日了嗎？ 
可他們好像連一頓正經飯都沒一起吃過，倒是他疏忽了。 
看著燭光之下她微紅的臉龐，又看了看那碗用心的甜粥，他想了想，輕點了下頭，

「自然，明日我陪妳一起回去。」 
聽見他這般說，晏白薇心裡鬆了口氣，將一杯清水遞過去，「謝謝三少爺，你喝

水。」 
令沛聽見說謝，抬頭看了她一眼，見她臉上浮上一分喜色，是高興的。 
他想了想，讓人去將陳書元叫了過來。 
陳書元進了屋來，衝著晏白薇點了點頭，而後才朝著令沛道：「爺，您喚老奴？」 
令沛看了一眼晏白薇，「明日我和——」話到這裡，忽然不知該如何稱呼了。他

頓了頓，而後才道：「我和少夫人回門，你且看看再添置些東西。」 
他不是個吝嗇之人，這幾日忙著軍中事務忽略了她，便想著回門禮體面些，也算

是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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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白薇聽見這話忙道：「母親已經都備齊了，三少爺不用再添置了。」 
回晏家確實不必備太多禮，一來是太過厚重她心裡不安，二來不過也是覺得送再

多最後也是落入江蓉手裡，確實大可不必。 
令沛沒接話，讓陳書元照著去辦。「第一次理當鄭重些，妳不必覺得負擔，讓元

伯多備的這些會從我私庫裡出。」 
話說到這分上，晏白薇若還推辭便顯得矯情了些，只好點點頭應了下來，「多謝

三少爺。」 
也罷，江蓉高興了，自己姨娘才好過些吧。 
半碗粥喝完，令沛往外看了看，夜已經深了，該是就寢的時候了。 
他望了望床榻方向，睡了這麼些年的床這會兒好像有些陌生了。 
片刻之後，令沛站起來，「我還有些事情還沒處理完，妳且先歇息吧，今日我留

宿書房。」 
他說罷便出了房門。 
晏白薇輕歎了口氣，看來外頭的傳言多半是真的，這位令三少爺只怕真是那裡「不

行」。 
她讓雲夏備水，簡單沐浴之後便上了床。 
 
 
翌日，晏白薇起得格外早，特意囑咐廚房做了一些清淡的飲食，親自端上桌子後

才命人去請令沛過來。 
令沛這會兒剛打完拳回來，換了套衣衫才往這邊來，一進屋就見著桌上擺著的早

膳，有銀絲卷、胡餅、水晶饅頭、甜糕、醬肉小包、醬菜、紅綠絲、小米粥、紅

豆羹、嫩燙青筍，每樣不多，卻很是豐富。 
晏白薇連忙福禮邀請他坐，「給三少爺請安。」 
今日她穿的一件芥菜綠長穗子針直接印花交織綾和茶褐虛針繡箭袖抽絞短襖，下

面是一件淺桔黃文繡羅裙，編絲硬玉耳環隨著她的動作一晃一晃，將她露在外頭

的一截脖子襯托得瑩白光潔。 
和那日第一次見她時相比，倒是兩種光景。 
見令沛未動，她抬起頭來看他。 
令沛輕輕錯開她的目光，「妳我本是夫妻，以後不用動不動就行禮請安的。」 
夫妻？他說他們是夫妻，這是不介意她是替嫁嗎？ 
晏白薇輕點了下頭，算是回應。 
話雖如此，可別人客氣是禮節，而自己講規矩是本分，該行的禮，該守的制，她

還是謹記著的。 
令沛坐了下來，端起眼前的小米粥輕輕喝了一口，濃稠綿密，透著一股小米自帶

的甜香，又夾了一塊近處的甜糕，雖是甜糕但卻微微帶一絲米酒發酵的酸，與他

往日吃的甜糕並不太一樣，甜而不膩，酸而不澀，很是開胃。 
往日像這種甜食他頂多吃上一口便不會再吃了，今日難得，竟吃了一塊，之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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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些別的小菜、餅子，這才放了筷子。 
說實話，這似乎是他記事起吃過最舒服的一次，胃裡暖暖的，整個人都舒爽了不

少。 
他看了一眼晏白薇，「我記得原先廚房做的東西不是這個味道的。」 
這時一旁的雲夏忙道：「這些都是姑娘親自做的，姑娘卯時就起床了，就為了給

姑爺準備早膳。」 
晏白薇臉上微微顯出一絲紅雲，她輕呵著雲夏，「多話。」 
令沛垂眸看了一眼桌上幾乎快吃完的食物，沉吟著道：「妳的手藝很好。」 
晏白薇笑起來，「三少爺若是喜歡那我日後便多做些，照顧你的起居原本就是我

的分內之事。」 
令沛其實只是想誇誇她，並沒有讓晏白薇日日起大早都替自己做飯的意思，如今

聽見她這般說，於是道：「辛苦了，不過我在府中的時候不多，妳也不必太費心。」 
但話這麼一說，好像又有些變味。 
晏白薇也不知道他這究竟是喜歡還是不喜歡，也只得跟著含糊應道，「嗯，我看

時辰也差不多了，這就讓人去套馬車。」 
令沛點點頭，「好。」 
今日難得出了個好太陽，寒冷的空氣中透著一絲暖意，陽光照射之下好似萬物都

多了分生氣。 
令沛看著她出去的方向，青色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視線外，忽然覺得這玉京院多了

這分顏色好像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糟糕。 
原先皇上賜婚的時候他其實還是有些抗拒的，他不到二十，成婚似乎有些著急了

些。而且他也沒準備好房中多一個人的心理，這兩日雖是軍中確實有事需他親自

處理，但還是有一分私心的，外頭事情忙起來，也就不用去想多了一個夫人這事

兒。 
但如今看著，一切都還好。 
出神間，就聽見陳書元進來道：「爺，馬車已經套好了，少夫人請您過去呢。」

說罷，他笑起來，忍不住多嘴，「爺，老奴瞧著少夫人倒是個體貼的人。」 
令沛看了他一眼，沒接話，轉身出了屋子。 
令沛騎馬走在馬車旁邊，晏白薇和雲夏坐進馬車。 
幾個僕從跟在後頭，晃晃悠悠地就往晏府去了。 
就這般行了會兒，馬車忽然停了下來，外面響起一道陌生的聲音，「將軍，軍中

出事了。」 
晏白薇撩起馬車的帷簾，果然就見著一個玄甲男子立在一旁，這會兒正湊在令沛

耳邊小聲地說著什麼。 
令沛當即臉色就沉了下來，「不是說已經控制住了嗎？怎麼會這樣？那人你可查

過身分？」 
殷燁搖了搖頭，「暫時沒查到什麼。」 
令沛略作沉吟，而後轉頭看向馬車，正好望見晏白薇，可目光相交之下卻又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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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豫了。 
大婚之夜讓新娘子一個人守了空房不說，如今是她回門的日子，他卻—— 
晏白薇心細如塵，一下就明白了他未說出口的話。 
她斂了斂眼，隨即微笑著開口道：「三少爺若是有急事便先去忙吧，不過是回門

而已，我解釋解釋就行了。」 
令沛心神一動，沒想到她如此善解人意。「真的沒事？」 
晏白薇點了點頭，「嗯，不打緊的，三少爺放心去就是。」 
令沛忽的從馬上下來，鑽進馬車內，嚇得她一愣。 
「我先去軍營，等處理完事情再去府裡接妳。」 
晏白薇慌忙點了點頭，「好。」 
雲夏等令沛出了馬車，嘴又噘了起來，「姑娘，哪有回門讓新娘子自己回去的？

今日可是您大婚後回門第一日，姑爺若是不去，只怕老夫人和大夫人少不得閒言

碎語。」 
晏白薇此時臉上的笑容已經消失，「好了，先回去再說吧。」 
雲夏歎了口氣，只得讓車夫繼續駕車。 
等快到晏府大門時，老遠就見著門口處站了不少人，見著馬車來便迎了上來。 
曾管事率先前來行禮，「二姑爺、二姑娘辛苦了，老爺、夫人和老夫人已經在正

堂等著了。」 
門簾掀起，晏白薇踩著腳凳下來，朝著曾管事點了點頭，「有勞曾管事，還得麻

煩你接下禮。」 
曾管事笑起來，「誒，誒。」 
可見她一人，四處看了看，又往馬車裡望了望，「二姑娘，怎的沒瞧著二姑爺？」 
 
 
晏白薇獨自回門的消息很快就傳入了內院，晏正直接拂袖怒氣衝衝地出了門。 
江蓉和晏老夫人這會兒坐於正廳，看著跪在地上的晏白薇，臉上也實在難有好臉

色。 
雖然說令沛不能人道，可晏老夫人的意思是以後靠不上，但趁著現在的光景自然

能多用用便多用用。 
晏舉也要行弱冠之禮了，可讀書卻是一塌糊塗，聽聞這吏部尚書曾是令老國公的

門生，若是藉機引薦，即便是靠著蔭奉也還是想得個好的差事。 
可如今連面兒都見不到，和誰說去？ 
想到這裡晏老夫人便越發氣悶，看著跪著的晏白薇冷聲道：「妳說說妳有什麼用？

連人都拴不住，算是白瞎了妳這張臉。當真有臉無腦，一副小家子模樣，和妳那

姨娘一般。」 
晏白薇原先就知道會有這一齣，早有心理準備，也不想爭辯什麼，她們要說儘管

說便是，她都能受著，可如今提到自己姨娘，心裡生出一股噁心，實在是厭惡她

們這副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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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孫女確實無用，願領責罰，只是如今姨娘身子弱，還希望您多些寬仁。」

她將頭俯得極低，一副乖順模樣。 
這時，坐在一旁一身珠寶金釵活像個梳妝匣的晏白霜哂笑起來，「二妹妹這話可

就說對了，妳呀確實無用。我聽說大婚那日那令家三少爺屋子都沒進。知道的或

許道是另有隱情，不知道的怕是覺得是我們晏家教女無方，惹怒了新婚夫君。」 
晏老夫人一聽這話臉色驀地一沉，拂袖便將桌上的茶杯掃落在地，碎裂的瓷片瞬

間四散開來，「還有這事？也不知道這些年喬映紅是如何教的，連個男人都哄不

住，出嫁前如何交代妳的？真真是半點用處都沒。」 
她說著說著臉上怒色越發厲害起來。 
晏白薇慢抬眼眸，看了一眼晏老夫人，隨即再次俯首道：「祖母說得是，只是說

起來也不關別人的事，不過是孫女天生愚鈍罷了。大姊姊生得這般好看，想必不

久也能覓得如意郎君，到時還希望大姊姊能教教我，讓妹妹也學學如何拴住夫君

之心。」 
晏白霜比她大了近兩歲，早就該是談婚論嫁了，當初嫁令沛的聖旨還未曾下來時

江蓉就已經在替她張羅著，可挑來挑去也沒能有個如意的。 
不是嫌棄門第不行就是嫌棄樣貌不行，不是嫌棄樣貌不行就是嫌棄人家才學不行，

但凡看得上些的又嫌棄脾氣不行，修養不行，好不容易看上了宸王的獨子，可人

家看不上晏白霜這樣的，以至於到如今也沒能嫁出去。 
晏白薇四兩撥千斤的一句話乍聽沒什麼，可細品就知道她這是在說晏白霜自詡跟

個天仙兒似的，不也是連嫁人都成了難事嗎，如今又何必希冀自己？ 
只是晏白霜卻好似聽不出其中之意般，冷笑著看她，「教妳那也要妳有腦子學。」 
坐在一旁一直沒出聲只看戲的江蓉聽見這話，眉頭一皺，「妳當真是覺得自己攀

上枝頭就能當鳳凰了？妳也不瞧瞧自己和霜兒能比嗎？低賤妾室生的，若不是老

夫人看得上妳，妳以為妳能進令家的門？」 
「這門親事原也不是我想的。」晏白薇冷冷懟回去。 
江蓉一時語噎。 
晏老夫人見著晏白薇牙尖嘴利起來，竟是當她不存在似的，心裡惱意更甚，「妳

給我住嘴！誰教妳這般說話的？是覺得自己嫁出去了就翅膀硬了？眼裡可還有

半分對長輩的敬重？」 
晏白薇收斂了神色，不再接話。 
晏老夫人一臉的怒氣再難壓制，吩咐一旁的陳嬤嬤，「二姑娘目無尊長，在夫家

不懂克己守禮惹怒了夫君，如今更是衝撞長輩，家法十個戒尺，之後再去祠堂跪

兩個時辰，回去之後好好抄寫女誡一百遍。」 
一旁一個約莫四十開外的婦人連忙應聲，「老夫人——」 
晏白薇似是早已習慣，平靜地將手攤了出來，陳嬤嬤一尺子一尺子地砸下來，晏

白薇始終緊緊咬著牙關，愣是沒哼一聲，等打完手心就往祠堂去了。 
雲夏跟在一旁，看著那紅腫的手眼淚卻是不爭氣地蹦了出來，「姑娘，您平日總

是說要奴婢謹言慎行，到自己這裡了怎麼就不收著點？姨娘見著您這樣只怕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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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疼了，也不知道姑爺有什麼要緊的事非得在這個時候拋下您，讓您白白受這樣

的罪。」 
晏白薇忍著痛提醒道：「之前在令府說的話又忘了？」 
雲夏抹了抹臉上的淚，「奴婢只是不想看姑娘受這樣的折磨嘛。」 
晏白薇轉頭看向她，「今日之事原就知道不會有好果子吃，妳看這情形，我若不

讓祖母出出氣，只怕這氣就要撒到姨娘身上了。姨娘的身子妳又不是不知道，哪

裡禁得起折騰？」 
雲夏眨眨眼，「所以，姑娘是故意惹怒老夫人的？」 
這些年晏白薇學得最拿手的就是做小伏低，當自己是個不存在的小透明，今日這

般當著晏老夫人的面還如此硬聲硬氣，不過是周全之計罷了。 
她微點了頭，沒再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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